淺談  建築與藝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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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來，總是附屬在建築量體旁的雕塑，卻比建築本身更加的被普遍大眾所知曉，為八大藝術中最主流的一門之一。
然而，似乎由此更加認識了建築這門藝術的本質。總是以一種最為低調的形式顯現其奧妙。即使身處於神聖高聳的哥德式大教堂中，常人也往往無法理解其中的哲學。

一種操控虛體的藝術嗎？

空間，就是權力。

這份被壓抑的創作生命力，受限於地域、歷史與功能的靈感；一旦爆發就不可收拾。

柯比意是否即是如此呢？

我非常的尊敬安藤忠雄；並非單單只是感動於其作品中，那份凝滯時間的空間量感；而是他對於這門學科的熱愛與自我要求，以自學的方式達到如此境界。

而安藤為何如此尊敬柯比意？在閱讀了柯比意的傳記後，似乎更加的理解了。

或許在心情上，我更能認同柯比意的想法吧。

「沒有什麼單純的雕塑家，單純畫家，單純建築家，造形創作只存在於同一形式中。」

不願意單單讓建築搶走自己最初的夢想，而努力的讓自身在其它領域也有所成。 而這份原生的創作力，終於在廊香教堂的時期，徹底的爆發出來。

建築，一門走出來的藝術。

貝聿銘不也是如此嗎？在充滿了永恆秩序美感的建築物中，突發性的放了亨利‧摩爾那滿溢生命力的斜躺人體；彷彿是理性與感性的對話；在工整的文章中，天外飛來了一筆；破格的寫法。

兩份最具永恆性的藝術，自被羅丹分離後，再度的結合在一起。

無以言喻的美感；或是說，生命力？以言語去形容彷彿只會貶低了他的奧妙。

在哲學中無法找到的，在此處得以實現。

即使尋遍了字理行間，西方近三千年來的智慧，亦無法得到的答案

在這裡。

在亨利摩爾的人體裡；在布朗庫西的柱子裡；在韓愈的祭十二郎文裡；在神曲的哲思裡；在李松林的釋迦出山像裡；在科比意的木雕裡。

或許，是在他們的人生裡。

哲學是我的土壤；文學是我的種子；藝術才是我的麥穗。

